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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管洪 邹密 栗园园

清明节前夕，重庆日报记者前往巫山县
平河乡朗子村八社，即曾被称作“重庆第一穷
乡”——原庙堂乡所在地。

从平河乡政府出发，开车不到半小时，就
驶入了通往庙堂的“天路”——一条蜿蜒的碎
石路沿绝壁盘旋而下，直至谷底。从车窗望
下去是万丈深渊，经常下乡的驾驶员也惊出
一身冷汗，小心翼翼地把住方向盘。

颠簸一个多小时，终于下到山底。在这
里，记者碰到了五里坡林场庙堂管理站的护
林员袁堂平，他正在参加由五里坡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与五里坡林场联合开展的“联防清
网”行动，他和行动队其他10余名队员一起
重点巡查盗猎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

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去年7月列
入世界自然遗产地以来，当地的保护行动更
加频繁，袁堂平也因此更加忙碌。“几乎每个
月都要像这样巡查一次，但最近几年盗猎行
为几乎没有发生过。”穿行在深山密林中，袁
堂平一边警觉地四处查看一边说，“现在随时
可能遇到野生动物，必须时刻提高警惕躲着
走！”

临近中午，阳光愈发强烈，一行人寻了一
处树阴歇脚，袁堂平从随身背包中拿出馒头
慢慢啃起来，一边啃一边同其他队员闲聊：

“以前这些地方，都是属于庙堂乡管辖，到处
都是光秃秃的，如果没有十几年前的整乡搬
迁，也不会有这些茂密的林子。”

没有庙堂的整乡搬迁，就没
有世界自然遗产地的诞生

袁堂平是少数没有搬出大山的庙堂人之
一。2011年，37岁的袁堂平成了五里坡林
场庙堂管理站的一名护林员，他亲眼见证了
这些年当地生态环境发生的巨变。

“不瞒你说，我以前经常砍树，但那确实
是没得法。”袁堂平说，在庙堂，盖房、做饭、取
暖，样样都要砍树。稍微明理一点的人，会听
从林业站的宣传，只砍树枝，不毁树干，“砍完
后，大家拖着树枝回家，一路又把地面上的植
被全都划伤，露出下面的岩石。一下雨，水就
顺着拖痕往山下流，河沟涨水，那水全都是浑
的。”

《穷乡庙堂纪事》一文这样记载了庙堂当
时的生态环境：“吃的住的用的一无所有，一
切都靠向大自然索取。砍树割草搭窝棚，砍
树生火取暖，砍树烧荒种地……树越砍越少，
地越种越薄。大山里人烟稀少，这山不行了
又砍另一座山。一代一代刀耕火种留下的是
裸露的岩石、贫瘠的土地，越来越养不活人，
人却越来越多。”

袁堂平说，高山瘠薄的土地上，庙堂人世
代只能种植玉米、土豆、红薯“三大坨”过活。
这些庄稼收成本来就低，还经常有狗熊、野猪
来糟蹋，一头狗熊一晚上能糟蹋一亩多玉米，
村民不得不与野兽斗智斗勇。

由于人和自然不可回避的矛盾，庙堂的
生态环境不断恶化。2009年，在庙堂整乡搬
迁之前，当地的森林覆盖率已不足70%，这
个数字对一个地广人稀的山区来说，无疑敲
响了警钟。

“如果庙堂不实施整乡搬迁，无论是经济
账、民生账还是生态账，都算不过来。我们当
时测算过，要彻底解决庙堂面临的基础设施
难题，光是硬化路面就需要投资1.5亿元以
上，而整乡搬迁仅需2000万余元，至少能节

省上亿元资金。”巫山县原扶贫办负责人朱钦
万回忆。

不仅如此，搬迁后村民可以找到更多的
致富路子，庙堂生态环境也能得到修复。由
此，2008年巫山县委、县政府作出了一个大
胆的决定：对庙堂实施整乡搬迁，庙堂也因此
成为全国第一个实施整乡搬迁的地方。

到2009年末，561户2181名庙堂人纷
纷搬离大山，他们占到全乡总人口的95%。
与此同时，生态修复工作随之开始，尚未离乡
的村民在政府号召下开始退耕还林，种下核
桃、红豆杉、柳沙等树苗。

过去十几年间，袁堂平再也不曾砍树，巡
山防盗猎、入户宣传防火知识，成了他的日常
工作。这也让他见证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改
变：植被变茂密了，森林覆盖率达到98%；河
水变清澈了，下雨也清亮洁净，还出现了多年
不见的娃娃鱼；野生动物更多了，除了狗熊、
野猪这些“常客”外，还有猕猴、云豹等珍稀动
物……

由于生态环境的恢复，去年7月，庙堂所
在的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306公顷面
积被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湖北神农架”范围，
成为重庆第三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这一调

整，为神农架遗产地新增了7个植物群落、4
种濒危物种，使得神农架遗产地原有的森林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得到重要的延伸和补
充。

“很多人不知道，这次纳入神农架遗产地
的区域中，70%以上都属于原庙堂乡的范
围。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庙堂的整乡搬
迁，就不会有这个世界自然遗产地的诞生。”
巫山县林业局副局长肖圣银说。

庙堂人走出大山后，也走出
了贫困的阴影

搬迁，让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
环境得到了修复。那么，搬出去的庙堂人如
今过得怎么样呢？

巫山县大昌镇场镇附近的金顺达汽车维
修美容服务中心是一个只有4位师傅的小修
车行，30岁的李斌既当老板，又要指导技术、
接待客人，常常是从早忙到晚，连坐下来吃饭
的时间都没有。

“现在虽说也很累，但跟庙堂生活的艰难
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李斌中断手里的活

计，摘下手套同记者聊起来。
李斌一家原来住在原庙堂乡庙堂村，从

他家到全乡唯一的小学庙堂村小有七八公里
山路，上学要走4小时左右，他每天凌晨4点
钟就得出发，下午两点放学后又得走4小时
回家。赶回家后还得干活，要晚上才能做作
业，家里那时也没有通电，他的作业都在煤油
灯下完成。

庙堂没有中学，当地学生到邻近的官阳、
骡坪上中学得走上一天。因此和李斌一样来
自庙堂的学生，不能像其他同学那样周末可
以回家，经常要在学校住上一学期，到了寒暑
假才能回家。

李斌一家搬离庙堂后，到了大昌镇白洋
村落户。高中毕业后，李斌辗转万州、重庆主
城学习汽车修理技术，2016年在场镇开起了
修车行。修车行生意不错，现在每年能收入
一二十万元。“准备在镇上买套小区房，今后
老人看病、娃儿读书都方便，房子都看好了，
三室一厅，四十来万元吧。”说起未来生活的
打算，李斌显得很笃定。

庙堂的医疗条件也极其落后。《穷乡庙堂
纪事》记载：“在庙堂，至今多数人得病后还是
小病就拖，大病等死。”

现居住在两坪乡仙桥村，原庙堂乡庙堂
村二社的陈贵田回忆：他是木匠，妻子李刚芝
在乡食堂煮饭，两口子都能打工赚钱，在当
地还算得上是小康之家。18年前，李刚芝
生小孩难产，乡卫生院条件简陋无法救治，
不得已陈贵田花了1000多元租了一辆面包
车，开了3个多小时山路才把李刚芝送出山，
到条件较好的医院抢救。“还好母子都平安，
但这一折腾几乎花光了全家所有的积蓄。”陈
贵田说。

陈贵田、李刚芝夫妇搬到两坪乡仙桥村
后，就在村委会旁的安置点居住。陈贵田说：

“这里看病方便，村卫生室就在旁边，看个小
病没问题，到县医院坐车也只要半个小时。”
由于离县城近，打工的活路好找，他现在在一
处建筑工地打工，李刚芝也在那里煮饭，两口
子一年赚十来万元没问题。搬出来后，女儿
上学也方便，在当地就近读了村小，又到县城
读了中学，考上了重庆交通大学。

“上学难，看病难，出门难是生活上最让
庙堂人头疼的‘三难’。”现在搬到平河乡燕子
村的李守林是原庙堂乡邮递员，负责派送庙
堂5个村的报刊。当时，送一趟报刊要走30
公里山路，足足要走上5个小时，因此报刊没
法每天都送，只能4天送一次，一次送80份，
当地人戏称自己看的都是“坨坨报”。

“我们年龄大了，也就认命了，但不要把
后人耽搁了，这样的条件培养不了后代。”
尽管在2008年庙堂确定整乡搬迁时李守
林已满了60岁，但他还是极力动员村民搬
离大山。

和李斌、陈贵田、李刚芝、李守林一样，大
多数搬出来的庙堂人都过上了全新的生活。

“我们庙堂人不笨不懒，以前穷确实是因
为条件太差了。”李守林说，一旦有了好的条
件，庙堂人就会拼命地干，现在搬出来的人都
脱了贫，好多人比当地人还过得好！

乡村振兴路上，庙堂人仍在
继续讲述“庙堂故事”

庙堂人冲破了大山的阻碍，也挣脱了环
境的束缚，他们的才能终于有了用武之地，部
分人甚至成了乡村振兴的领头人。

在平河乡，记者见到巫山县维文中药材

公司的老板李维文时，他和合伙人陶举孝正
忙得不可开交，朗子、天坪、陶湾三个村的
900亩荒地已开垦完毕，他们要指导村民赶
在清明节前种下大黄（一种中药材）苗，这样
才能保证5月的移栽。

李维文是原庙堂乡天桥村村民，从小家
里就种党参。他说：“种党参技术上我们不成
问题，这是‘懒庄稼’，施施肥、除除草就行。
但以前家里只敢种一两亩，因为党参收获后，
要靠全家人肩挑背磨，花一天时间运到平河
乡，再转用拖拉机运出山外。”

《穷乡庙堂纪事》记载：“实际上，庙堂也
有自己的资源优势：宽阔的山地，草资源丰富
适宜发展山羊；植物种类繁多，可发展养蜂
业；高寒山区的气候适宜野生黄连、天麻、杜
仲等药材生长。但在封闭的大山里，缺市场、
缺资金、缺技术，这些都难以变成商品、难以
形成规模。”

搬迁后，李维文一家搬到了平河乡朗子
村二社。但在2013年，27岁的李维文又回
到了庙堂。李维文利用村民搬离后的闲置土
地，种了1000亩党参。“里面已经能通车了，
尽管运输成本高点，但算下来一年纯收入还
是有20多万元，比出去打工还强不少！”李维
文说。

去年，平河乡党委书记黄厚才找上门说：
“你反正都要发展，为啥不在平河带动山外的
乡亲们也种中药材呢？”李维文被说动了，但
庙堂海拔高，种党参没问题，平河海拔低就不
行，熟悉中药材的他很快为乡亲们找到另外
一种市场前景看好的中药材——大黄。他与
朗子、天坪、陶湾3个村达成合作协议，采取

“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带动3个
村各自种植大黄300亩。

“大黄是一年一收，每亩纯收益不低于
6000元。而且，大黄种下后，还能带动大量
村民就近务工，每年付给村民的劳务费就要
支出150万元左右。”李维文说。

在李维文带领乡亲们栽下大黄时，几十
公里以外的两坪乡仙桥村，刘广明正在为村
民做理疗。

过去，刘广明是庙堂乡庙堂村的村医。
在那里，刘广明觉得自己出不了多大的力：一
来他技术水平有限，只能看点头疼脑热的小
毛病；二来山里交通不便，有的地方连摩托车
都去不了，出一次诊要走三四个小时。而村
民收入微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找他看病。
因此，一年到头，他平均一天最多看诊1次。

2009年，刘广明和其他14户村民，一起
搬到两坪乡仙桥村村委会附近的集中安置
点，刘广明接着干他的老本行。在这里，刘广
明每年都参加县卫生系统组织的培训，慢慢
学习了理疗技术，并陆续花2万余元购置了
治疗仪器，找他看病的乡亲越来越多。

如今，刘广明平均每天要接诊3次，平时
还要做慢性病季度随访、组织体检、防疫宣传
等公共卫生服务。这种忙碌，让他觉得很有
成就感。“村民们需要我，我忙得就有价值。”
说这话时，刘广明语气坚定而自信。由于他
工作出色，仙桥村卫生室曾被评为全县优秀
村卫生室。

搬出大山13年后，庙堂和庙堂人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庙堂重现青山绿水，庙堂
人生活越过越好。但庙堂人吃得苦、有韧劲
的优秀品格没有变，这种品格，让他们以一往
无前的勇气，告别故土，踏上了搬迁之路。这
种品格，让他们以敢闯敢干的决心，攻坚克
难，走出贫困的阴影。这种品格，又让他们以
锐意进取的激情，大胆开拓，在乡村振兴的道
路上阔步前行！

穷乡庙堂消失之后

▲庙堂所在的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鞠芝勤 摄/视觉重庆

▲2009年，庙堂村民纷纷搬离大山。（资
料图片） 通讯员 卢先庆 摄/视觉重庆

庙堂的整乡搬迁庙堂的整乡搬迁，，使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使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生态得以修复区的生态得以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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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
报道庙堂乡
的版面。

◀陈贵田、李刚芝夫妇现居住在两坪乡
仙桥村。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刘力 摄/视
觉重庆


